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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岳麓书院藏秦简《数》中可见“马甲”，很可能是应用于骑兵作战时卫护战马的装具。岳麓书院简《数》“马

甲”简文可以看作最早的关于“马甲”、“马铠”的文字信息。“马甲”可能用于骑兵的乘马，也可能用于牵引战车的骖

马。有迹象表明，前者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这一判断成立，则“马甲”简文包涵的历史文化信息对于骑战马具史研究有

重要的意义。如此则中国甲骑装具的早期出现，在年代上可以大大提前。如果“马甲”作为战骑装具的推想成立，则有

益于充实对于秦骑兵作战实力与装备水准的认识。
KEY WOＲDS: Yuelu Academy，Qin bamboo slips，Shu chapter，Horse armor，Cavalry，Cavalry horse，Horse-gear
ABSTＲACT: The term‘majia’( horse armors) mentioned in the Qin bamboo slips‘Shu’stored at the Yuelu Academy re-

fers to the armor protection for cavalry's fighting horses． In other words，the bamboo slips with the term‘majia’might have
been the earliest textual evidence about barding． Although this type of horse gear can be used for either cavalry's horse or the
horse of chariot，the author suggests the former is more likely to be the case． If it is true，this textual evidence about‘majia’
will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horse armory． In addition，the new discovery pushes back the earliest date of cavalry
and horse armor protection． Furthermore，the author emphasizes that，if this suggestion can be further confirmed，the study will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military strength of the Qin cavalry and the technology of horse armory．

岳麓书院藏秦简《数》中可见“马甲”简文。
“马甲”，应 是 战 争 中 马 的 护 卫 装 备。岳 麓 简

《数》所见“马甲”可以看作最早的关于马用铠甲

的文字信息。此所谓“马甲”可能用于骑兵的乘

马，也可能用于系驾战车作为牵引动力的骖马。
有迹象表明，前者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如果这

一判断成立，则“马甲”简文包涵的历史文化信

息对于骑战马具史研究有重要的价值。以往关

于中国甲骑装具出现年代的认识，可以因此更

新。如果“马甲”作为战骑装具的推想成立，则

有益于充实对于秦骑兵作战实力与装备水准的

认识。

一、岳麓书院秦简《数》所见“马甲”简文

岳麓书院藏秦简《数》0970 正简文出现“马

甲”。据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

( 贰) 》发表的释文:

马甲一，金三两一垂，直( 值) 钱千九百

廿」，金一朱( 铢) 直( 值) 钱廿四，赎死，马甲

十二」，钱二万三千卌。［1］

岳麓书院简《数》有关“马甲”的简文，是迄

今我们看到的涉及“马甲”的最早的文字资料。
已有多位学者以行政史和物价史视角讨论

过“马甲”简文及相关信息，涉及甲价及秦“赎”
的制度。于振波考察了甲盾比价及相关问题［2］，

彭浩就此亦关注了秦时金与钱的换算比率［3］，许

道胜、李薇就释文提出了意见［4］，陈伟则据此简

文与里耶秦简对照，论说秦时“赎”的制度［5］。
论者高见，多有创意，均明显推进了秦史与秦文

化研究。
现在看来，关于“马甲”本身对于骑乘史、军

事史的意义，可能还有继续考察的学术空间。也

许对“马甲”的研究，可以深化对军事史、军事装

备史和军事交通史相关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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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曾侯乙墓出土“马甲”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发 掘 中，出 土 了“人

甲”和“马甲”。“马甲”应是“骖马的防护装备”。
此次发掘是历年来出土甲胄( 片) 最多的一次。
过去在江陵、长沙等地出土过甲片，皆已散乱，多

只一件，主要为人甲。而这次出土的既有人甲又

有马甲，不只对复原过去已出土的甲胄提供了佐

证，而且对研究当时的车战中骖马的防护装备，

提供了实物资料。
发掘报告介绍，出土时，“大部分马甲位于这

批皮甲胄的上部，散落残损，失去编联关系，仅下

部有两件还保留有马甲的残胄及部分胸、颈甲、
身甲，……”“马甲由胄、胸颈甲及身甲等部分组

成。除胄为一整片外，胸颈甲及身甲由各式甲片

用丝带编缀而成。甲片为皮胎经模压成型，开孔

髹漆，髹漆一般的三层以上，漆色有红、黑，有的

黑地上用红漆绘几何纹样。有的几何纹样虽不

多，但图案却有稀疏大小之别。”［6］出土马胄由整

块皮革模压而成，弧度贴合马面形态，耳目和鼻

部留有穿孔，眉部外凸。顶部正中“压成圆涡

纹”，“其间填以金黄色粉彩”，“两腮压成凸出的

大块云纹 状”。马 胄 不 仅 整 体 内 外 均 髹 黑 漆，

“外部又用朱漆彩绘龙兽纹、绹纹、云纹和圆涡

纹。”“两颊凸起部位，以朱漆为地，用金黄色粉

彩描绘图案。这些图案用笔纤细，异常精美。”［7］

杨泓认为，这是“遮盖辕 马 全 身 的 厚 重 皮

甲”，是“由厚重的髹漆皮甲片编成”的“很完备

的保护战车辕马的马甲”［8］。与发掘报告所谓

“骖马的防护装备”相较，似后者比较合理。但

推想辕马的“胄”以及“胸、颈甲”，依然是必要的

装备。
在战争形式由车战向骑战转换的历史时期，

“马甲”的形制和作用也会发生若干变化。
年代更早的“甲”的发现，有宝鸡石鼓山 1 号

西周早期墓出土的铜甲。均为“弧形薄片状，残

甚”。M1: 13 － 1，残长 23． 5、残宽 19 厘米; M1:

13 － 2，残长 40、残宽 21 厘米; M1: 13 － 3，“筒状，

似腿部形状，疑为包裹腿部的护甲”［9］。发掘简

报推定应指人甲。有学者推测可能用于马的防

护。从遗物尺寸看，作为马腿的“护甲”似乎也

是可能的。

三、包山 2 号楚墓出土“马甲”

包山 2 号楚墓被判定为“公元前三、四世纪

之际下葬的一座楚国贵族墓葬”［10］。其中出土

物包括 2 件“马甲”。据发掘报告，皮革胎已腐

烂，残剩漆膜。部分漆膜内残留有稀疏的毛孔。
两面共髹漆二层，内髹黑漆，外髹红漆。所有甲

片均有宽 0． 7 厘米的压边，并有供编联用的孔

眼，孔径 0． 6 厘米。整甲用马胄、胸颈甲、身甲三

部分组成。”马甲背面有红色漆书文字“ 公”、
“ ”等。

有学者指出，“包山二号墓的下葬年代为公

元前 316 年，是目前已经发现的少数纪年楚墓之

一。其它墓葬的年代关系已经清楚，特别是四、
五号墓的下葬年代约为公元前 290 年左右，已近

公元前 278 秦将白起拔郢之年。”［11］ 因年代相

近，这一发现或许可以为研究岳麓书院藏秦简

《数》所见“马甲”提供若干可参照信息。
包山 2 号楚墓马甲“身甲长 150，每侧宽约

60 厘米”［12］，如是战马装备，骑士身体屏蔽的部

分，即其“人甲”已经予以保护的部位不必再使

用“马甲”。此制作没有考虑负重量的减省，似

乎是不好理解的。但是“马甲”制作精美、墓主

地位高贵，如背面红漆书文字有可能标示“某

公”之身份等，推想此“马甲”可能并非实战装

具。当然，亦不能排除作为仪仗之车系驾马匹的

防护方式的可能。

四、有关“马甲”“马铠”的历史记录

历史文献有关“马甲”使用的文字，较早见

于汉末至魏晋战争史的记录。
《三国志》卷二七《魏书·王昶传》记载，王

昶往江陵击孙吴，“贼大将施绩夜遁入江陵城，追

斩数百级。昶欲引致平地与合战，乃先遣五军案

大道发还，使贼望见以喜之，以所获铠马甲首，驰

环城以怒之，设伏兵以待之。绩果追军，与战，克

之。”［13］所谓“铠马甲首”，似与我们讨论的“马

甲”有关。《晋书·卢钦传》写道: “武帝受禅，以

为都督沔北诸军事、平南将军、假节，给追锋轺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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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各一乘、第二驸马二乘、骑具刀器、御府人马铠

等，及钱三十万。”既称“人马铠”，语义已经比较

明确。
《晋书·石虔传》记载: “斩首七千级，俘获

万人，马数百匹，牛羊千头，具装铠三百领。”《晋

书·桓伊传》也写道: “初，伊有马步铠六百领，

豫为表，令死乃上之。表曰: ‘臣过蒙殊宠，受任

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马器铠，随处放

散。于时收拾败破，不足贯连，比年营缮，并已修

整。今六合虽一，余烬未灭，臣不以朽迈，犹欲输

效力命，仰报皇恩。此志永绝，衔恨泉壤。谨奉

输马具装百具、步铠五百领。并在寻阳，请勒所

属领受。’”［14］所谓“马步铠六百领”，即“马具装

百具、步铠五百领”，由此可知前引《石虔传》“具

装铠”，也应当就是“马铠”。
南北朝时期，“马甲”、“马铠”的使用已经相

当普及。《魏书·蠕蠕列传》:“诏赐阿那瓌细明

光人马铠二具，铁人马铠六具。”［15］《北史》卷九

八《蠕蠕列传》: “诏赐阿那瓌细明光人马铠一

具，铁人马铠六具。”［16］《隋书·五行志下》: “仁

寿四年，龙见代州总管府井中。其龙或变为铁马

甲士弯弓上射之象。”［17］《隋书·李景传》: “并

有龙见，时变为铁马甲士。”［18］《北史·李景传》
也有同样的记载［19］。“人马铠二具，铁人马铠六

具”并说，后者明确强调“铁”，说明亦有其他质

料的“人马铠”。很可能是皮质“铠”。而“铁马

甲士”称谓，亦体现铁甲用于战马的普遍。
五代时期可见有关“马甲”的记载。《旧五

代史·高祖纪上》记载: “明宗与梁人对栅于德

胜，时晋高祖为梁人所袭，马甲连革断，帝辍骑以

授之，取断革者自跨之，徐殿其后，晋高祖感而壮

之。”［20］《新五代史·高祖本纪》也写道: “昔晋

高祖俱事明宗为偏将，明宗及梁人战德胜，晋高

祖马甲断，梁兵几及，知远以所乘马授之，复取高

祖马殿而还，高祖德之。”［21］可知“马甲”连缀以

“革”。当时“人马铠甲”还有以贵金属“组绣”装

饰的情形，以“耀日”之“光”，形成对敌军的精神

威慑［22］。如《新五代史·周德威传》:“景仁所将

神威、龙骧、拱宸等军，皆梁精兵，人马铠甲饰以

组绣金银，其光耀日，晋军望之色动。”［23］

宋代仪仗形式和军事生活中多见“马甲”装

备。《宋史·仪卫志六》的记述比较具体:“甲骑

具装，甲，人铠也; 具装，马铠也。甲以布为里，黄

絁表之，青绿画为甲文。红锦褖，青絁为下帬，绛

韦为络，金铜鈌，长短至膝。前膺为人面二，自背

连膺，缠以锦腾蛇。具装，如常马甲，加珂拂于前

膺及后鞦。”［24］《宋史·兵志九》: “自今诸军各

予铠甲十、马甲五，令迭披带。”［25］《宋史·兵志

十一》:“诏:‘马甲曩用黑髹漆，今易以朱。’”“马

甲”已经是“军士”“随身军器”，亦被看作通常

“器械”，“靖康初，兵仗皆阙，诏书屡下，严立赏

刑，而卒亦无补。时通判河阳、权州事张旂奏曰:

‘河阳自今春以来，累有军马经过，军士举随身军

器若马甲、神臂弓、箭枪牌之类，于市肆博易熟

食，名为寄顿，其实弃遗，避逃征役。拘收三日

间，得器械四千二百余物。”［26］然而质量精良的

“马铠”，也可能作为“内帑珍异”储备。《辽史·
耶律吼传》: “既入汴，诸将皆取内帑珍异，吼独

取马铠，帝嘉之。”［27］为了保证骑兵轻捷的机动

能力，曾经装备“轻甲”，采用皮质材料。《宋史

·毕再遇传》:“更造轻甲，长不过膝，披不过肘，

兜鍪亦杀重为轻，马甲易以皮，车牌易以木而设

转轴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擎，务便捷不使重

迟。”［28］

辽兵制，“马甲”有“皮铁”两种。《辽史·兵

卫志上》: “辽国兵制，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

下，隶兵籍。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

铺家丁各一人。人铁甲九事，马鞯辔，马甲皮铁，

视其力; 弓四，箭四百，长短 、 、斧钺、小旗、
锤锥、火刀石、马盂、粆一斗、粆袋、搭 伞各一，

縻马绳二百尺，皆自备。”［29］

《金史·仪卫志二》有关仪仗制度的内容

中，说到“人马甲”，“铁甲、兜牟、红背子、剑、绯

马甲”，“皂皮人马甲”，“铁人马甲”、“马甲”。前

句“绯马甲”、“皂皮人马甲”与“铁甲”并说，又可

见“铁人马甲”、“绿皮马甲”、“黑皮马全”的说

法［30］，可知皮质“马甲”也是使用的。

五、杨泓有关战马装具史的创论

兵器史及军事装备史研究大家杨泓曾经全

面考察了“防护战马的‘装具’铠”出现和普及的

历程。他写道: “‘射人先射马’，骑兵丧失了战

马，就难以进行有效的战斗了，因此有必要对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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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施加防护装具。在汉代只有皮革制成的‘当

胸’，到了曹魏以后才开始出现了马铠，但是结构

完善的马铠———具装，已是十六国时的产品，在

南北朝时成为骑兵部队普遍拥有的装备。”这正

与前引史籍文献提供的史料信息大体一致。杨

泓说:“因此，在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坟墓里，常

常放置有模拟甲骑装具的陶俑。”他指出，“用草

厂坡一号墓的一组骑兵俑［31］，和比它早约六百

年的杨家湾汉墓的骑兵俑相比”，可以看出“显

著的不同”，其中突出的一点，“是战马全身披着

马铠———具装”。这是“我国古代的骑兵又发展

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的重要“标志”。“当时骑兵

的主力是人、马都披铠甲的重装骑兵———甲骑装

具。甲骑装具大量涌现在战争舞台上，正反映了

当时以部曲私兵为军队核心力量的制度，这正是

从东汉末年开始，经魏晋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

这种世族门阀制度和氏族军事组织结合在一起

的产物。”据杨泓结合考古文物资料的研究，“防

护战马的具装铠，披系在战马身上以后，除了眼

睛、鼻子、四肢和尾巴以外，其余的部分完全可以

得到铠甲的保护。”“一直到隋代，甲骑装具都是

军队的核心。铠甲的质料有皮革制成的，也有用

钢铁锻制的，一般是人铠和马具装配套，人披皮

甲，马具装也用皮质; 人披钢铠，马具装也用铁

制，而且颜色也是一致的。”［32］对照史籍记载，大

概“一般是人铠和马具装配套，人披皮甲，马具装

也用皮质; 人披钢铠，马具装也用铁制”的情形确

实也并不形成绝对的规律。我们确实看到，前引

《宋史》所谓“马甲易以皮”，《辽史》所谓“人铁甲

九事，马鞯辔，马甲皮铁，视其力”，都说明了这一

情形。
基于对军事史的熟悉，杨泓分析了战国末年

骑兵在战争中的作用。他指出，这时骑兵已有了

较适用的铠甲，但是缺乏保护战马的装具，虽然

在先秦时已有很完备的保护战车辕马的马甲，由

厚重的髹漆皮甲片编成，在随县曾侯乙墓中曾有

实物出土［33］。但是这种遮盖辕马全身的厚重皮

甲，完全不合骑兵战马的作战要求，而且因为缺

乏真正的马鞍和马镫，身披铠甲的战士无法控御

同样披有铠甲的战马。只有等到约 5 个世纪以

后，高马鞍和马镫出现，人和战马都披有铠甲的

重装骑兵的身影，才出现在中国古代战场上，开

始了一个以重装骑兵———甲骑装具为军队主力

兵种的新的历史阶段。
杨泓是在《骑兵和甲骑具装二论》中提出这

一认识的。然而他也注意到了三国时期关于“马

铠”的两例文献资料。即《太平御览》卷三五六

《兵部·甲 下》引 录 曹 操 和 曹 植 的 两 种 文 书:

“《魏武军策令》曰:‘袁本初铠万领，吾大铠二十

领。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见其少，

遂不施也。吾遂出奇破之。是时士卒练，不与今

时等也。’”“《曹植表》曰: ‘先帝赐臣铠黑光、明

光各一具，两当铠一领，炎炼铠一领，马铠一领。
今世以升平，兵革无事，乞悉以付铠曹。’”［34］杨

泓以为，这是当时“颇希罕的装具”［35］。
推想曹植所说的“明光”“铠”，实战中可能

可以产生前引《新五代史》所说“人马铠甲”“其

光耀日”，以致使敌军“望之色动”的效应。

六、甲骑装具史的新认识

现在看来，岳麓书院秦简《数》所见“马甲”
如果是战骑装具，则“保护战马的装具”的出现

年代，可以提前。如果秦军骑兵部队装备“马

甲”，其战斗力可以得到新的理解。秦的甲胄被

研究者看作构成“秦统一六国的物质基础”的条

件之一［36］，“马甲”的特殊意义自然也值得重视。
如此，则“甲骑装具”与“以部曲私兵为军队核心

力量的制度”存在确定关系，“是从东汉末年开

始，经魏晋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这种世族门阀

制度和氏族军事组织结合在一起的产物”的意

见，似乎也应当予以修正。
岳麓书院秦简《数》所见“马甲”是战骑装具

的推测，有这样的认识基础，即假若此“马甲”是

战车系驾马匹使用，则杨泓所谓“辕马”和《曾侯

乙墓》执笔者所谓“骖马”的装具不必相同，而左

右“骖马”的装具也不必相同。而岳麓书院藏秦

简《数》简文说到“马甲”的价格，似只有一种统

一的数字，即: “马甲一，金三两一垂，直( 值) 钱

千九百廿。”
当然，提出这样的推断，还应当解决杨泓所

提出的问题:“因为缺乏真正的马鞍和马镫”，则

“无法使身披铠甲的战士能控御同样披有铠甲的

战马”。杨泓说，“只有等到约五个世纪以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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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和马镫都已被使用，人和战马都披有铠甲的

重装骑兵的身影，才出现在中国古代战场上，开

始了一个以重装骑兵———甲骑装具为军队主力

兵种的新的历史阶段。”但是他又是明确认可

《太平御览》卷三五六引《魏武军策令》所谓“本

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以及《曹植表》所

谓“先帝赐臣……马铠一领”的历史真实性的。
即使这确实是当时“颇希罕的装具”，如果真的

“因为缺乏真正的马鞍和马镫”，则“无法使身披

铠甲的战士能控御同样披有铠甲的战马”，那么

袁绍和曹操的部队则不可能装备“马铠”，曹操

也不可能将“马铠”赐予爱子曹植，让他面对战

场骑乘危险。看来，“马甲”“马铠”与“真正的马

鞍和马镫”的关系，也许并不构成必须共同使用

的组合条件。当然，早期“马镫”的发现，也不能

排除今后获得考古新的出土信息的可能［37］。
早期“马甲”、“马铠”可能确实设计制作尚

不完备，如杨泓所说，“结构完善的马铠———具

装，已是十六国时的产品，在南北朝时成为骑兵

部队普遍拥有的装备。”但是，在岳麓书院秦简

《数》书写的时代，“马甲”有确定价位，并列入司

法知识体系，成为“赎死”的标定价值单位。“马

甲”应当已经较为普遍地使用，其形制大致规范，

并且已经为当时社会至少应用《数》这种文书的

社会层面以上的人们所熟悉。从这一角度考虑，

作为“甲骑装具”而非战车系驾马匹的防护装备

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当然，要印证这种推定，还

有待于考古新资料的发现。

本文撰写，得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朱凤瀚教

授的提示和长春师范大学韩钢、中国人民大学孙

闻博的帮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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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的”贵族身份地位。结合本次一、六号秦公陵

园兆沟内除秦公和嫡太子墓外，再无墓葬的情

形，那么，其他宗室成员如不与秦公同穴相葬的

夫人、宗室贵族、军功大臣等，都符合这些“普遍

的”贵族身份，他们可能就是这些墓葬与车马坑

的主人。
由于雍城秦公陵园各分陵园之间的年代相

距较近，所以从已发掘出的几座墓葬及车马坑很

难准确判断其是否与六号陵园的所属关系。参

考此前对雍城陵园布局的新观点，认为秦以西为

上，各陵园的陪葬墓区应分布于兆沟的下方，即

东或东北［4］。按此说，这批墓葬和车马坑可能不

属于六号陵园，而属于四或十号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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